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３８（５）：１０２～１０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文学·美学】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云南特有民族创世史诗的文化生态研究”（１５ＹＪＣ７５１０５５）。
作者简介：徐俊六（１９８２—），男，云南江川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艺术与生态审美研究。
①本文使用的生态美学的术语，如生态审美场、美生场、依生、竞生、共生、整生、绿色审美人生等均来自广西民族大

学袁鼎生教授。

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

———以景颇族的《目瑙斋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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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文学的生态性与审美性相生互长、耦合并进，使得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遵循生态美学超循环的整生

路线。景颇族史诗《目瑙斋瓦》记载了天地人神鬼自然万物的起源及演化，是景颇民族文学艺术、宗教祭祀、民

俗及历史变迁的活态呈现，其依生的生境、环境与所形成的艺术意境对对生与共生的格局形态体现了求真、求

善、求益、求宜等的生态审美观。生态、审美、艺术的对生与共生，则构筑了《目瑙斋瓦》生态文本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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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因其特殊的民族
性与地域性，相比其他文学形态更具生态性。生态，原

本是生命与周围环境之间生存关系的一种状态，它包

括生境、环境和背景；审美，是主客体潜能的自由运行，

在一定的场域中生发。生态审美，就是用生态美学的

眼光审视艺术与美，从而递次形成生态审美艺术化与

艺术审美生态化。用生态美学的研究范式来探讨民族

文学，有自然的亲近感与理论的逻辑性，可以做到生态

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景颇族《目瑙

斋瓦》天然的生态性与艺术的审美性高度统一，是研究

民族文学生态审美性的范本。统观《目瑙斋瓦》及其他

民族的原生态文学，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遵循三条路

径：一是审美场的生发路径，审美场—天态审美场—人

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美生场；二是审美者的生发

路径，欣赏者—审美者—生态审美者—绿色审美人

生—美生者；［１］９１三是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美—审

美—生态审美—绿色审美—美生。①三条路径的生发

标识了审美的整体生发，三条路径有各自的生发机制



与生发模式，但又耦合其中，审美场是审美者实践活动

的场域，审美者在审美场中的实践活动又标识了审美

历程，审美场与审美者的对生与共生开启了一个单元

又一个单元的审美历程。

一、审美场的生发路径：审美场—天态

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美生场

　　民族文学的审美，是一种生态性的审美，是生态性
与艺术性的耦合。审美的目的在于发现美，民族文学

的审美在于发现民族文学的生态美，生态美是“主客体

潜能的对生性自由实现”［１］９０。审美的过程或是美的发

现过程，是审美主客体在一定的场域中实现的，这就是

审美场。在主客体审美生态的历次演进中，在不断地

追求生态美的潜能对生中，递次生发了审美场、天态审

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及美生场。审美关系形

成审美场，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与审美生态构成审美场

的框架。审美主体、审美对象与审美生态构成了审美

场的审美活动圈、审美氛围圈与审美范式圈。审美活

动圈发于审美欣赏，继而有审美批评、审美研究与审美

创造，最后又趋向审美欣赏，形成了一个审美活动的超

循环结构；审美氛围圈起于审美气氛，继而生发审美情

调，形成审美风气，最后又产生了审美气氛，构成了一

个审美氛围圈的超循环结构；审美范式圈始源于审美

理想，继而形成审美制式，后又形成审美理式，最后又

回归审美理想，筑成了一个审美范式圈的超循环结构。

审美场的审美活动、审美氛围与审美范式并不是孤立

存在的，它们的生态关系十分紧密。审美活动在由生

境、环境、背景及相关的艺术意境所形成的审美氛围中

活动，而审美氛围则在审美理想、审美制式及审美理式

所构成的审美范式下运行，即审美范式统摄审美活动

与审美氛围。审美活动、审美氛围与审美范式对生与

共生，构成了审美场点、线、面、体、网、构的立体格局，各

审美生态圈相生互长、圈走周流、圈进旋升，形成圈形

环状的超循环格局，实现了审美场的整生。

审美与生态的结合，审美性与生态性的耦合，审

美场渐次生发天态审美场、人态审美场、生态审美场与

美生场。天态审美场是主体依附于客体，主客体周而

复始的动态发展的同一与同构，突显客体的生态位，天

态审美场生发依生之美。人态审美场是主客体之间的

对生与竞生状态，是主客体周而复始的动态发展的同

一与同构，突显主客体的生态位，人态审美场生发竞生

之美。生态审美场是生态与艺术对生的审美活动，是

生态与艺术耦合的审美活动、是生态化与艺术化耦合

天成的审美活动；生态审美场是生态系统的整生，是

“生态协调、持衡与永续的发展状态，是生态共生、衡生

与整生的过程”［２］，突显生态位的有序，生态审美场生

发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美生场是由美活生态圈、愉

生氛围圈与绿色美生构成的审美活动圈；美生场是生

态审美场的持续发展，是整生态审美的实现和审美的

生成，审美在美生场中是自由自然的存在，突显的是生

态位的中和，美生场生发绿色美生。例如，《目瑙斋瓦》

诞生于空气清新、森林茂密、水量充沛、物产丰富、民风

淳朴、社会安宁、民族团结与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景颇民

族地区，这是《目瑙斋瓦》的生境与环境，《目瑙斋瓦》依

此生境与环境而生，而后又对生、共生与整生，最后达

到美生的天然理想状态。《目瑙斋瓦》依生的生境、环

境与所形成的艺术意境耦合对生，递次生发天态审美

场的依生之美、人态审美场的竞生之美、生态审美场的

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以及美生场的天成之美。

《目瑙斋瓦》是景颇族的民族史诗，其靠口耳相

传，一代一代的传承至今，记载着天地人神鬼及自然

万物的起源，深埋着景颇民族的远古记忆与历史思

维。《目瑙斋瓦》在讲述自然万物诞生的过程中，体

现了景颇人万物有灵的观念。景颇人对自然界中的

万事万物有着尊重与敬畏之情。自然界的超自然物

（如太阳、月亮、星星），给予了景颇人赖以生存的光和

热，于是景颇人把它们奉为神或鬼加于崇拜；景颇人

也同样给予了与他们世代生活且朝夕相处的自然物

（如森林、鸟兽等）平等的地位并友好对待。《目瑙斋

瓦》蕴含的是景颇人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拜，以

及对自然的依赖。适应自然时，他们就停下脚步安居

乐业；不适应自然时，他们就迈开脚步去往他乡，《目

瑙斋瓦》所记载的“目瑙纵歌”的行走路线图就是景

颇民族对自然依赖与适应的写照。景颇人的歌

舞———“目瑙纵歌”是从鸟雀那里模仿而来，因此他

们认为森林鸟兽也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命与灵魂，应该

平等对待，和谐相处，依附而生。景颇地区特殊的生

境与环境形成了特殊的审美场，即天态审美场。天态

审美场蕴含的是人与自然的处世之道，表现的是人与

自然的和谐状态，是景颇人的生活哲学，也是一种美

的存在，体现了天态审美场的依生之美。《目瑙斋

瓦》记载了景颇先民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逐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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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与技能，是景颇人改造自然的力量。在洪水漫

天与魔鬼吃人的故事中，景颇祖先们并不是一味地任

自然摆布，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宁贯娃

（景颇祖先）的带领下最后终于战胜了洪水与魔鬼，

恢复了景颇地区安宁的生活。这里展现的是人的生

存与自然生态的矛盾，人要生存就不能一直停留在鬼

神世界里。当人类认识到自己所崇拜与敬仰的鬼神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时，有了人类的第一次觉醒，即人

可以顺应自然也可以改造自然。这是人与自然的博

弈，是人的生存与自然发展之间的较量，是人与自然

的对生与竞生。这种对生与竞生是循环往复的，是主

客体周而复始的动态发展的同一与同构，其构建了人

态审美场，继而生发了人态审美场的竞生之美。《目

瑙斋瓦》讲述的景颇先民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

程，充分体现了万物有灵和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在

自然万物的起源过程中，事物均被赋予了其生命的特

征，如各种树木、生产生活工具、最初的服饰等，都被

认为是有生命的观念的力量付诸于实践，有了人与自

然万物的相生互长的情景，在相互对生中共同生成、

共同生存、共同生长，于是有了生态审美场的共生之

美。《目瑙斋瓦》中记载的景颇人民最大的民族节

日———“目瑙纵歌”，从古延续至今，现在已是西南地

区最隆重、规模最大的民间节日。“目瑙纵歌”是景

颇民族历史文化艺术的集中体现，在节日的举办过程

中形成了由人与自然的生态、人与人的生态、人与社

会的生态、文化与艺术的生态、民族与民族的生态、民

族与政府的生态组成的审美场。而审美场蕴含的是

人的健康发展、自然环境的优美、文化的魅力、艺术的

意蕴、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政府的有为。这样的

审美场是和谐的，是生态系统整生的结晶，是生态审

美场共生之美继续生发的整生之美。《目瑙斋瓦》所

记载的内容及讲述的故事处处体现着对生命的尊重，

其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了景颇民族地区靓丽的生态景

观，形成了绿与美的审美场；在《目瑙斋瓦》及“目瑙

纵歌”的演进过程中，处处显现着民族艺术的审美风

尚、审美趣味与审美价值，突显了景颇民族的审美人

生与审美世界是美的、绿的，是最高审美理想的绿色

美生与生态全美，是人类追求的美的最高境界。

审美场在主客体与生境和环境的对生中生发，是

审美的空间所在，审美的所指与能指孕育其中。伴随

着审美与生态的耦合，审美具有了生态性特征，审美

场也发展成了审美生态场，继而生发出生态艺术审美

场与天生审美场，最后达到审美场的终极状态———美

生场。美生场是最理想的审美场也是处于最高质位

的审美场，到了质高点意味着有了趋向起点的向性与

维性，也就意味着美生场有了一般审美场的意义。于

是，审美场有了超循环的特征与价值，实现了审美场

的整生运动，继续生发进入下一单元的超循环运行。

二、审美者的生发路径：欣赏者—

审美者—生态审美者—绿色审美人生—美生者

　　审美是主客体的一种交流活动，审美的存在建立
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对生与共生，没有了审美主

体的具体实践，也就无所谓审美的存在。探讨审美的

生发路径，必须知晓审美者的生发路径，因为审美与

审美者是不能相互脱离而独立存在的。审美与审美

者是相生互长、耦合并进的对生与共生关系，审美促

进与提升审美者的审美品质、审美学养、审美能力、审

美趣味、审美修为、审美眼光与审美经验；而审美者生

发审美、生存审美与生长审美，审美者推动审美、拓展

审美与审美整生。审美依靠审美者的实践而展开，审

美者在审美活动中得到实现。民族文学的审美与审

美者虽然也遵循上述机制，但其具有特殊的艺术审美

性，即审美者在审美的实践中更多的是从生态性、用

生态的视野与眼光来观察、审视审美活动，审美者是

一个态文明人。所以，民族文学的审美者更具生态

性，更含绿意，是一个绿色阅读者。

审美场的生发过程也是审美者的生发过程，审美

场为审美者提供了生发的空间，审美者的审美实践又

动了审美场的提升与转换，它们之间是耦合、递进关

系。审美者的生发是一个循序递进的过程，在还没有

形成真正的审美场前，主体对客体是一种直接的、简

单的欣赏活动，没有形式美、审美等范畴。这是一种

审美前态，即将进入又没有真正进入审美的状态。在

这种审美前态中，主体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者，欣

赏者是审美者的前身，其为审美及审美者的实践提供

了前提，欣赏者因此成为最初态的审美者。主体、对

象和相应的生境、环境与背景之间相互耦合时，生发

了审美场，同时相应地生发了审美者。这样，一般的

欣赏者也就置换成审美者，进入了探寻美、塑造美与

发展美的旅程。当审美与生态结合时，审美性与生态

性耦合时，审美场的审美者也就置换成生态审美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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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审美者。由审美者转换成生态审美者，这是审美

旅程质的提升，是审美实践质域的扩展，是美学形态

在当代的呈现。生态与审美的耦合，生态与艺术的耦

合，生态、艺术与审美的耦合，提升了审美主体的品质

与视域，使审美者具有了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生发

了绿色阅读与生态写作。在生态观念与生态意识的

滋养下，在绿色阅读与生态写作的实践中，生态审美者

披上了一层绿衣，生态审美者的实践处处泛起绿意，生

态审美者成了一位发现绿、塑造绿与发展绿的绿色审

美者，也即转换成了绿色审美人生，绿色审美人生又继

续生发成就了美生者。这是审美者的生发机制，其伴

随着审美实践的开展而依次递进。民族文学在阅读、

欣赏、评价与创造中也彰显了审美者的生发机制。

《目瑙斋瓦》是景颇人口耳相传至今的艺术经

典，其所蕴含的生态性、历史性、人文性、艺术性与审

美性特征也是审美者一步一步挖掘的。在探究《目

瑙斋瓦》过程中，审美者的角色也是在不断地变换

着。在古代，景颇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目瑙斋瓦》

记载的内容是靠景颇人的董萨（景颇的祭师）来传

习的，于是《目瑙斋瓦》及其传承就成了董萨的专属

物与专属特权，其他人未能对《目瑙斋瓦》进行深入

探知。加之《目瑙斋瓦》及所记载的“目瑙纵歌”所

谈论的均是天地人神鬼自然万物的起源与演化，由

此早期进行的研究主要是祭祀与宗教活动，还没有

进入真正的审美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目瑙斋

瓦》的认知者就是一般意义的欣赏者。随着《目瑙

斋瓦》及“目瑙纵歌”影响力的扩大，《目瑙斋瓦》最

终以文本的方式呈现①，并很快进入生态者的视野。

不久，很多研究者就发现《目瑙斋瓦》是一部集景颇

族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宗教、民俗于一体的史诗巨

著，可以与“三大民族史诗”《玛纳斯》《格萨尔》《江格

尔》相媲美。于是研究者开始采用审美的视角与眼光

探寻《目瑙斋瓦》，发现了景颇人具有万物有灵、人与

自然平等、自然万物和谐、生态和谐的观念与思维逻

辑，进而发现了美、生态美的存在，有了依生之美、竞

生之美、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欣赏者由审美者进一

步提升、转换成了生态审美者。生态审美者在审视

《目瑙斋瓦》的文本生态、当代《目瑙斋瓦》的研究生

态及《目瑙斋瓦》的传播生态时，发现《目瑙斋瓦》有

着自然的向性，无论是文本的、研究的还是传播的均

向自然接近，这说明《目瑙斋瓦》具有混然天成性特

征，其向着自然的方向循进，在自然的循进中寻找美、

寻找绿，寻找生命的美、寻找生命的绿。这时的研究

者与传播者转换成了绿色审美人生，绿色审美者用绿

色的视野与眼光来审美，来探寻审美生命与景观生

态、审美人生与审美世界，进而达到美生者。审美者

不断生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寻美、显美、造美的生命

历程，是一个追求生命美、生成美、生存美与生长美的

规程。在审美者不断探美的实践活动中，审美者本身

也在不断地发生质与域的变化，从一般的欣赏者上升

到审美者，这是美不断被显现的过程；从审美者到生

态审美者，是美置换至生态美的过程，其本质规定性

与相应的品质规定性发生了变化；从生态审美者到绿

色审美人生，是美与绿本质规定性同一与同构的统

一，美是绿的，绿也是美的；从绿色审美人生到美生

者，是美发展到自然的状态，是美混然天成的显现，是

美生者探寻生态全美的历程。

三、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

美—审美—生态审美—绿色审美—美生

　　审美历程是审美者在审美场中的审美实践不断
生发的过程。审美历程是审美者一段难忘的旅行，

在旅途中观赏美的风景、品鉴美的韵味、留恋美的生

命，臻至绿色人生与艺术人生的耦合；审美历程是审

美场不断生发的向性使然，不同的审美活动、不同的

审美氛围与不同的审美范式生发出不同的审美场，

而不同的审美场的出现也说明着不同寻常的审美经

历，标识出不一样的审美历程。审美历程蕴含审美

场与审美者，审美历程的生发路径蕴含审美场与审

美者的生发路径，而审美者在审美场中的审美实践

又生发了审美历程，也标识了审美历程。审美历程、

审美场与审美者之间是对生与共生的关系，审美历

程、审美场与审美者的对生与共生是主客体潜能的

自由性实现，是美、生态美与美绿的实现路径。

审美历程是一段艰辛地认知美、认知生态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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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程，是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不断耦合、提升的过

程，在这段路程与过程中，审美场在不断地转换，审

美者也在不断地变换角色。历程的时空差异造就了

不同的场域，在不同的审美场中审美者自身的位置、

知识、素养、品质与能力也在不断地转换与提升。审

美者在审美的历程中，在不同时空的审美场中追寻

着自身的最高理想与最高境界，经历了发现美、发现

生态美、发现绿色美与发现美生的过程，美的发现是

审美者由生态知识人到生态文化人再到生态文明人

臻至生态审美人的过程①，也是一个求真、求善、求

益、求宜、求智、求绿与求美的历程。民族文学与生

俱来的自然天成性，使得民族文学的艺术美更具生

态性，生态艺术美是审美者在研究民族文学的过程

中，在一定的生境、环境、背景与意境中体悟到的。

景颇族的民族史诗《目瑙斋瓦》的审美历程，就

是一个审美艺术生态化与生态艺术审美化的过程。

在《目瑙斋瓦》形成的各种审美场中，人们体验到了

天态审美场的依生之美、人态审美场的竞生之美、生

态审美场的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依生之美到竞生

之美到共生之美与整生之美，再到美生，是《目瑙斋

瓦》生境、环境、背景与意境对生与共生的格局形

态，是审美历程中求真、求善、求益、求宜、求智、求绿

与求美的体现。从《目瑙纵歌》的文本生态、研究生

态与传播生态中，人们可以了解景颇民族对自然生

命的尊重，蕴含的是生命之美，这是真，真是生态知

识人追求的本质；景颇族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和谐

一体，蕴含的是生态之美，这是善，善是生态文化人

追求的目标；景颇族依生自然、顺应自然、协调自然、

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命、生存与生长的适宜的

生态基础，自然在景颇人的精心呵护下得到愉悦、均

益地成长，景颇人与自然是适宜与均益的状态，这是

益与宜，益与宜是生态文明人达到的理想状态；《目

瑙斋瓦》的生态景观展现的是景颇地区的健康发

展、自然环境的优美、文化的魅力、艺术的意蕴、社会

的稳定、民族的团结与政府的有为，处处显美、处处

显绿、处处显智，景颇地区是生态系统的中和之景、

中和之绿与中和之美，这是绿智美，绿智美是生态审

美人的最高审美追求，是美生者的理想境界。追寻

《目瑙斋瓦》生态美的历程，是一项复杂的审美系统

工程，是审美者系统工程与审美对象系统工程之间

一次又一次的耦合，是审美场一次又一次的生发与

转换，是美的本质规定性一次又一次的提升与显现。

《目瑙斋瓦》是民族文学的经典，是生态文学的典

范，是绿色生态文学的标本，研究《目瑙斋瓦》的生

态的过程就是一次美好的旅程，研究《目瑙斋瓦》也

会促使阅读者逐渐成为一名真正的绿色阅读者。

审美历程标识了审美系统的生发过程，也标识

了审美范畴的生发过程，美、审美、生态审美、绿色审

美、美生在审美历程的不同阶段得到实现，也促使审

美活动有了相对稳定的向性维度，完成了这一单元

的审美活动，为下一单元审美历程的顺利运行提供

了前提。审美历程的超循环运动，是各种美得以发

现与实现的机制，是各种审美活动得以完整进行的

机理，审美历程使得以审美欣赏为起点、以审美理想

为终点的审美活动有序运行，从而见证了审美活动

的路径、原则、规律、规程与价值。

四、结语

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遵循艺术审美生发

的一般规律，遵循生态美学超循环整生的规律，有其

特殊性与一般性特征。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有

审美场的生发路径、审美者的生发路径与审美历程

的生发路径，这三种审美范畴的生发来源于对民族

文学特别是原生态文学的研究，有其实践性与针对

性，这三种生发路径适宜于具有生态性特征的文学

形态，因此，可将民族文学的审美生发路径概括为从

特殊性到类型性、从单一性到多样性、从独立性到整

体性，进而具有了生态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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